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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冰驚醒，急着去摸，衣褲未濕，轉身的時候，碰到複印稿，方知昨夜重看《遊子情》的時候，不小心睡着了。她伸手關上夜燈，繼續回想今晨所夢，夢跟書中故事有關，不覺有了幾許睡後的餘悸。如果尿濕了床，可不是好玩的。石壺太無情義了，竟把淵明的寡人之疾暴露無遺。尿床和親素英畢竟是醜事，讓人知道，跳進黃河也洗不清；換上她，絕不讓人知道①、②。但石壺和淵明是結義兄弟，《遊子情》又已增刪多次，莫非淵明仍懷着赤子之心，一如貼在樹上的他，不在乎親素英？亞冰急着要追蹤答案，匆忙地起床，洗臉，刷牙。她不必再怕方夫人，決定先淋一個晨浴，再去找淵明。雖是夏天，清晨的澡堂及自來水都有些涼意，她匆忙地淋完，用毛巾裹着自己，跑回宿舍穿衣套裙，出門時仍有些恍惚，看到校園，方確定自己在西安而不在石橋，去找現實中的淵明而不是去找書中的淵明。文藝創作的移情作用可真厲害，想來不覺心感羞愧，自己哪裏配當素英③？素英的奉獻情懷，不是人間所有，至少不是女大學生所有。她懷着強烈的衝動邁向六棟樓，像是和淵明結上了「夜尿情」。為尿床的事她看過一本心理學，說兒童夜裏尿床，十有七、八起於缺乏安全感，進入青春期以後會自然地痊癒。根據佛洛德的理論，兒童尿床是為了要多吸吮一些奶汁，多獲得一些愛撫。啊！淵明平日受姐姐欺辱，再加上弟弟出生，面臨兩頭奪愛，不得不重新尿床。華英不知個中原故，素英卻在無意中滿足了他潛意識裏無助的哀求。也許因為這個情結，他不顧一切，允許石壺照實寫去。當然，如淵明所說，文藝創作不是數學、物理，不僅開始時的想像能有所選擇，任一階段的想像都可以選擇。但如果尿濕床和親素英的事是杜撰，石壺為甚麼不用別的名字代替淵明？有了這一堆疑雲，她不能不看後文④-⑥。

淵明與雲雀同起，早餐以後來到園中散步。做晨操的男女都已散去，他獨個兒在花圃中邊走邊沉思，心態跟十幾天前不一樣。那時難耐離情，在校道上看到一枚落葉，便產生了憫葉的情懷。把時間放大，葉很像人生，葉落歸根和人落歸土是同一回事⑦、⑧。他無能繼續關懷一枚枯葉，更無能去關懷所有的孤葉；正如他經常施捨，卻無能關懷陌生人一輩子，更無能關懷無數活在亞非的窮人。受苦的時候他能感覺到別人的苦，甚至感到落葉的苦；滿懷希望時便會暫時忘掉自己的苦，忘掉樹葉的苦。現在落葉更多，為甚麼不見他忙着在校道上追趕呢？原來他又培養了一顆新芽，今早九點半，這顆新芽便將展露人前。他滿懷着希望，希望亞冰有突出的表現。無疑，她的表現就是自己的表現。有了這個希望，為甚麼要把佼佼的自己比作凄凄的落葉呢？暮夏將至，天氣逐漸炎熱，但是他的心卻像初春，一點嫩綠，又在心窩裏冒出來了。或許黃雁想的對，他是一個孩子。孩子的心態時起時落，不與四季配合⑨。

亞冰也在沉思中前進，世界雖大，他倆卻像兩個沉思的隊伍，幾乎在花圃道上撞個正着。他臨人勒步，奇怪距演講不到一小時，她竟然在眼前出現。難道她青出於藍而青於藍，能從容不迫地上陣？想自己演講無數，講前仍會緊張。是的，一個人重得重失，再熟練還是會緊張的。

兩人最近時相距不到一寸，她直截了當地說：

「老師，我是來借《遊子情》的。」

「你沒忘記等會兒要主持專題討論罷？！」

「沒忘記。只是，我上了《遊子情》癮。我用我的兩萬字來換你的兩萬字，好不好⑩？」

他笑道：

「如果你寫了兩萬字，我馬上跟你換。」

「我沒能力寫。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，不看你手上的《遊子情》，我會受折磨的⑪！」

「這麼嚴重？到我房間來拿罷。拿十萬字也無妨，我希望《遊子情》對你今天的演講有幫助！」

兩人和孫教授一道兒走進教室。他坐前排，全神聆聽，比她還擔心。她說：
「模型又名模特兒，是英文model的翻譯，用來反映自然界以及人類的理想和希望。先說自然界：從人的觀點來看，最美的恐怕是年輕的女孩，我們設計美麗的衣服來反映她們的身材；這個設計就是模型，通過幾點的量度來製作。女孩包括無限個點，用幾點來設計，自然要加上些規則，通過人的體型反映。這幾點當然是人所最注目的，用來建立審美的標準。我們的美感是上天特別賦予的：一個女孩在這幾點上突出，能吸引男人，卻不能吸引別的雄性動物；遇到雄老虎，一樣會被吃掉。我們不必為注視這幾點感到羞恥；相反的，我們要突出這幾點，使女孩的美能通過身材、凝脂、衣飾及姿態，達到最佳的效果；模特兒一字形的走姿，目的僅此而已。姿態使靜態的美轉為動態的美，標準也只有幾點，包括自然、大方、韻律等，這就是姿態的模型。宇宙的模型也是由一些點和規則形成的：科學家用質量、時間及距離來描述宇宙，時間與距離形成速度和加速度，加上質量又形成力；這些基本觀念構成人類的模型或宇宙觀。如果我們假設質量、時間、空間和物的速度無關，相應的模型叫牛頓模型；如果假設相關，便走入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。這些模型都像服裝設計一樣，反映了身材，只是剛才是女孩的身材，現在是宇宙的身材。女孩的衣飾是用來美化女孩子的，宇宙的衣飾則是用來洞悉宇宙的神秘的。牛頓想尋找宇宙的門匙；愛因斯坦則說：「如果只有一種方法創造天地，那麼，我的模型肯定恰當。」模型可以用來反映身軀，也可以用來反映心靈：希臘人看到近似的圓和直線，想到了理想的圓和直線，通過一些遊戲規則形成平面幾何，所追求的是「如果甲則乙」的演繹，其中甲和乙都在天上才有。例：如果三角形兩邊相等，則對角相等。人間本無全直的線，何來等腰三角形？它不正是慧能所云：「菩提本非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的註解？柏拉圖用共相來研究殊相。以貓為例：缺了一只耳朵的貓是不是貓？缺了一隻腳的貓是不是貓？缺了一個細胞的貓是不是貓？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，便沒有一種性質是諸貓所共有的，也就是貓有殊相而無共相。柏拉圖偏愛共相，製造了天上的貓，他只對天上的貓感興趣；人間的貓是天貓的倣製品，沒一隻完整無缺。這個天貓叫理想貓或柏拉圖的貓，是希望中的共相，也是天上的殊相。有了理想貓，柏拉圖創造理想國，又名烏托邦，也是由一些點和遊戲規則所形成的；這些點就是邦民，這些規則就是邦的結構，跟幾何裏的點和結構遙相呼應。希臘有一個神話：上帝本來為人類預備了很多寶，卻為天神所劫，發現時只剩一寶，叫希望。最高的境界都是能希望而不能達到的。宗教裏的永生，人間的博愛，以及國家、社會、家庭的模型，都是通過希望創造出來的；這些模型都是點和遊戲規則的結合。造模是「在自然中求美，在美中求自然」的提升過程。自然是客觀而物競天擇的，美是主觀而靜中帶動的，這些規則怎樣制定，都不能違反大自然的規律。也許上蒼創造天地時同時制定了規則，一旦開動，便能運行不息，不需要祂去關心，真個如老子所云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」簡單的說，上蒼可能打麻將去了。作為滄海一粟，讓我們在短暫生命的路程中發揮各自的潛能，在自然中尋美，在美中尋自然吧。」
她演講完畢以後，淵明鬆了一口氣，孫教授回過頭來鼓勵大家發問，沒人問，淵明強調「學問」的本意是學着發問；任何考試，若有標準答案，都只在重複已知的東西，對文化的發展沒一點兒貢獻。
不久，有一位同學發言：

「我叫彭一中，很同意李亞冰的想法。她說模型是創造，需要想像。平常我們誤以為模型是實體的翻版，跟所代表的是同一件事，因此忽略了想像。我是學畫的，畫有兩種，一種描景，愈近實景愈好；一種描勢，幾筆呵成，只需把實體和作者的精神表現出來。現在科技愈來愈發達，愈來愈不需要我們細描。怎樣細描，也不及照相機的效果。因此藝術創造只剩下描勢的那種，描勢和造模是同一回事⑫。」

淵明說：「彭一中同學以自己的體會來說道，不能再好了。畫畫也好，研究科學也好，都需要想像，也都需要反映現實。現實是自然界，想像是尋美。但今天的現實或自然界跟古時不一樣。例如今天有各種電器、油器及核器，供人用於戰爭與和平。這些電器、油器及核器都是科學家長期努力的集體結晶；忽略這些群體經驗，便得從頭做起，這便是為甚麼落後地區必須開放，才能快速地改變現狀。開放相當於地區內全部的百姓一齊做學生，向先進地區學習。但是開放帶來的繁榮只是文化的重複，文化的翻版。創新必須在既有文化的巔峰，通過想像更上一層。這便是「在自然中求美」的真諦。發揮想像力需要一定的條件，包括競爭、懷疑、好奇、敏感及誠懇，意味着多樣化。在歐美念書，我們或許會發現，中國學生和當地學生比知及想，一個比一個，可能要比贏，一百個比一百個，可能不相上下，一萬個比一萬個，便很難說了。其中原因是當地學生即使同行，一萬個人的知和想的總和遠遠地超過一個人的知和想。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，中國學生很努力，當地學生也很努力。但是中國學生賽跑，自幼兒園或小學開始，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，有些像一個賽馬拉松的健將，跑了幾十公里，才參加一百公尺賽跑。觀眾以為各選手跑步的起點相同，敬佩那個從研究院起跑的人，說他快而有力⑬、⑭。我們若想在世界文化上獨樹一幟，在世界文化上有合比例的貢獻，就必須避免在一百公尺競跑前，先逼自己的選手跑幾十公里。另外，中國學生在跑步念書的時候，總是有人在旁勸他學乖，不要驕傲和標奇立異，形成一個平行四邊形，一邊是原來的方向，一邊是學乖的方向，使奮鬥由原來的方向改為對角線的方向，我叫它作四邊形奮鬥⑮、⑯；奮鬥方向都改了，怎能達到目標？」

淵明在發表議論之際，逐漸注意到最後一排坐着一位女學生，面貌有些熟悉，好像在哪裏見過似的。但他在集中精神講想像力，腦海裏沒有金陵，沒有想到這位學生曾是他晝夜思念的人。上天作弄他，讓慧明在這個時間和地點出現⑰、⑱。

回說慧明到北京以後，淩導師跟她說：

「三年前我們邀黃老師來本校演講，沒成功；現在妳去西安學習，千萬不要錯失良機。」

導師的話如重棒敲頭，令她臉容失色，身體一震，好一會兒才鎮定下來：

黃老師沒來他妹妹卻來過，約她去王府井音樂店相親，她怕，沒去，卻思念着他。唉，往事、往事，揮之不去，原來心中期待的兩個教授，竟是同一個人。

慧明因等硬臥火車票，遲了幾天抵達西安。她在火車上左想右想，想出一套詭計來，剛到西安，便去理髮館燙頭，現在更換上一襲簇新的衣裙。她要試一試淵明：如果心裏有她，自然能認出她；如果認不出她，心裏便沒她。恰巧今天他把全副精神投在亞冰身上，哪裏能想到她會坐在眼前？她從演講開始到演講結束，仔細觀察他的一舉一動，一字一句，心裏很不是味道。大家都說亞冰講得好，獨她沒有這樣的感覺。雖然如此，下課以後，她仍然出現在淵明面前，說：

「教授，你忘記我了，是不是？」

他見到她，已經愕然；聽到「教授」兩個字，更愣了一下，說：

「怎麼不記得？你聽：

教授，您不言語，忽然一聲人在圖畫中，倒把我嚇了一跳！

教授，對不起，我不該提您的家庭。

教授，以前的事我不清楚，港、澳的事我更不清楚。我從遊客口中得知，許多往事的內容和評價，都跟我們小時候學的不一樣……

您是黃教授？

我今天要回北京去，對不起，我不能陪您遊南京及蘇杭，但我由衷地祝福您有一個愉快的旅程。」

他故意把「教授」兩個字壓重，並且模仿她的聲調。她在南京做導遊的一言一語，他在思念她的時候不知複習了多少次，馬上來一個學答考試，也會滿分交卷的。她聽他的語調，不得不承認他沒忘記自己，反倒不好意思起來。他說：

「見到你我有說不出的高興，但也擔心妳又忽然離去。算我求妳，到我住的地方談談吧⑲！」

他的話裏明顯含着深情。他把好幾次回憶當作是實地重遊。在一起遊了這麼多次，儲蓄了相當的情分，應該夠資格「請求」她了。她也回憶過許多次，玄武湖的雨景曾在白天、夢裏及車上浮現。現在與其說抵擋不住他的情意，不如說抵擋不住自己的回憶，何況回憶中又加上了王府井，她說：

「教授，好罷！」

教室裏除了她與他，空無一人。他們，包括亞冰和孫教授，是在甚麼時候離去的？慧明擔心他們聽到淵明和自己的對話，想：有甚麼話是不該在別人面前講的？

兩人走上校道。自從分別以後，他和她都用了不少心思在對方身上。現在見面了，竟沒有甚麼話說。她更有些怕，怕別人看到他倆在校道上行走。她在火車上出的詭計，本來是用來為難他的，結果卻為難了自己。他並沒因認識亞冰而感到內疚，他早已把自己奉獻給學生，特別是女學生或理想女。他與亞冰之間的一切仍是不自覺或半自覺的，奉獻在她身上的是一般的關注，或許比一般超出些許。奉獻於慧明身上的，則深刻積痕，有甘有苦。慧明把他從芙蓓夢裏救出，卻又帶他進入另一個夢∣∣慧明夢。以後，是亞冰把他從慧明夢裏救出。今日相會，對兩人來說，都是夢與現實的會合，彼此都給對方一個重燃舊情的機會，讓對方去驗證平日所夢，有多少是真，有多少是假，有多少是實，有多少是虛。她說：

「教授，你可要替我保密啊！」

「我保，我保，只是你上次突然離去，能說不是失信嗎？」

她想不到他跟她算起舊帳來，想告訴他實情又怕他多了一層顧慮，多了一個負擔。這個夾在中間的苦，還是自己去承受吧！也許面對現實的一天遲早要來到，但和他在一起的經驗是美好的，能遲一天面對現實，便多一天美麗的感受，因此她說：

「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？」

其實，她最希望跟致和重新開始，暫時或永遠不被他圍住。

淵明道：「好吧！讓我們重新開始，讓我們重回金陵，重遊玄武湖，重上中山陵……」

她想，不見一月，這位純遊子看來雖蒼老了些，心態卻沒改變，聽他講重遊，又擔心起來，說：

「您知道我要你保甚麼密嗎？」

「當然知道，而且知道妳為甚麼不想別人知道你做過我的導遊。慧明，對我來說，你做我的導遊是一件非常美而自然的事，我們應當珍惜初次相見，讓它永遠藏在記憶裏！」

她聽他說「我們」，想起玄武湖的往事。甚麼「讓我們淋個飽」，令她面頰上再起紅暈，想，人本是隨着歲月老化的，但是，她在南京初見他的時候，忽然顯得比以前年青，日後回到北京，老了許多。現在重見他，再度顯得年青。這次她有了心態上的準備，致和再催，她也不會臨陣退縮，提前回北京。她要學習，要接受淵明的挑戰，說：

「是的，讓它永遠藏在我們心中。我並沒有後悔做您的導遊，只是人言可畏，我不想讓別人知道。我的處境跟您的不一樣。」

「你的性格跟我的不一樣。」

「那也是。不過主要還是我的處境跟您的不一樣。我是女孩子，又住在國內，人言可畏。我不希望別人污穢我純潔的情感！」

「放心，我絕不會告訴別人你做過我的導遊。」

說完伸出么指，來和她起誓。她說：

「給別人看見不好⑳！」

他只好收回么指，沒想到這個自小行到大的玩意兒竟被她拒絕，可見眾人看純潔有別於他看純潔。她心知他受創，但社會壓力大於他的遊子情懷，她不能在校道上和他拉勾，她只能等，剛進二號房門，她便伸出么指，說：

「教授！」

他伸手跟她補誓。兩人和好如初，但也因此知道以後相處時需有的約束。

他替她沏茶，噓寒問暖，說：

「慧明，我做你的導遊，帶你遊西安，怎麼樣？」

這話來得突然。她沒想到他們可以互調位置。聽他語氣，蠻認真呢！她不能做他的導遊，他能做她的導遊嗎？她說：

「教授，您真能，真能難為人。只要您守密，我答應你。」

「答應做我的導遊，還是答應我做你的導遊？」

「只要你守密，兩樣都答應。你在西安做我的導遊，我在北京做你的導遊。」

她的話像是一把頂天帚把，將積在他頭上的烏雲一掃而盡。用北京補蘇杭，補得過！他伸手，她毫不猶豫地來應。看來，只有在兩人獨處的時候，她是自由的。也許仍有一個籠子罩住她，但她沒想飛出去，因此是自由的。談話中，她說父親曾教她文學和棋藝。他邀她下棋，她看手腕上的錶，該是吃飯的時候了，說：

「教授，我下午來 eq \o\ac(○,21)！」

【評註】
1 如何「醜」？自然而然，美不可言。

2 所謂的「醜」事不過是世俗眼光刻意造成的，美而自然的事經得起回味，越回味越真，越真摯越美不勝收。

3 批書人也深感其移情作用，想來不覺心驚！

4 亞冰，看《遊子情》宜用平常心，一字一句看。

5 評評：批書人與書中人說話，逗！

6 評評：本書邊寫邊評邊改，歷多年而不發表，方有此奇景。

7 又是一處用孤葉比作淪落人。

8 葉若有情葉更苦。

9 淵明是一個孩子，一個令媽媽心疼的孩子。

10 看《遊子情》容易中「毒」，批書人已病入膏肓！

11 確實如此。

12 文學也是如此，如果純粹成為客觀事實的翻版，便失卻創造精神！

13 這段比喻貼切而有力量，批書人佩服作者文字功底之餘，為其獨到的觀察力喝彩！

14 現在的香港小孩從三歲起跑！減輕學生壓力的呼聲四起之際，香港政府要考任職教師，說他們應該為再一次被認可感到光榮。華人相信考試，由此可見。

15 見一○四回⑨。
OA = 原來的方向，OB = 學乖的方向，OC = 原來加學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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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批書人再一次喝采！

17 啊！慧明！天上掉下了慧明！眾裏尋她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

18 評評：評得好！

19 好一個「求」字。

20 快點回應啦！

 eq \o\ac(○,21)
本回細描了亞冰、慧明、淵明三人行的前景，讀者萬萬不可錯過字裏行間的千里灰線。


